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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 年 6 月 14 日，安倍德卡尔（Bhimrao Ramji Ambed-

kar）在印度的那格普尔率领 40 万贱民皈依佛教，他是贱民种

姓中的上层“马哈尔”，身为印度建国初期的司法部长，其社

会地位是受人尊崇的，但其早在 1935 年 10 月 13 日，安倍德

卡尔在艾罗拉会议上向所有的不可接触者大声疾呼:“与印度

教断绝关系，改信其他宗教。但在此过程中，务必小心的选择

新信仰，确保能无条件的给你们平等的待遇，身份和机会。”

“虽然我生而死个印度教徒，但我死时绝对不是印度教徒”[1](p34),

如此之决心，我们应探究一下这样一个思想者改信佛教的原

因。
一、印度贱民的悲惨处境及其自身的经历使安倍德卡尔

改信佛教

印度是个宗教国家，印度教徒占百分之八十以上，与之

相适应的是种姓制，人被分为四个等级，但是这几个等级之

外还有个不可接触者——贱民，他们可能是是因为违反宗教

或种姓规定，或是其他原因被排除在四个种姓之外，成为社

会的最底层。洁净与不洁是判定和解析种姓阶级的重要观

念，而印度教中洁净与不洁的概念并非是生理卫生上的暂时

性洁净与否，而是宗教和仪式上的洁净与不洁，是永久性的。

而且洁净程度就决定了工作的性质，从事着被认为不洁净工

作的贱民被视为最不洁者，地位最低，甚至比牲畜还不如。在

印度，他们的职业是世袭的，不得变动，这就限定了贱民的社

会和经济地位，只要身处印度教，就几乎没有改变境遇的可

能。种姓内的内婚制也不允许贱民通过婚姻改变自己的地

位。总之，贱民们从事着被贱视的工作，受到人们极度的鄙

视，被视作社会的恶者甚至不吉利的象征，可以说，贱民是印

度最受歧视且最没有人权可言的群体。

由上可知贱民在印度受到的是何等悲惨的待遇，虽然安

倍德卡尔是贱民种姓中的上层“马哈尔”，也通过努力成为了

印度政府中的上层，但是不可接触者的身份带给安倍德卡尔

更多的是不平等的屈辱，他上学的时候，老师不愿意批改他

的作业，同学也因为他不可接触者的身份，孤立他；理发店的

理发师不给他理发；出门的时候，有种姓的车夫拒绝载他。即

使是后来他取得了一定的社会地位，在职场上，仍受高种姓

的上司、同事和部属的歧视。被百般排挤，不公正的待遇，燃

起了安倍德卡尔对印度教的愤怒，使他离印度教越来越远。

后来安倍德卡尔在一次以“改宗的理由”为主题的会议上讲

述到，他以自身的曾经受辱的经历为例，并宣称这是支持他

放弃印度教信仰，改信其他宗教的主要原因之一[2]( p44)。经历使

然，像安倍德卡尔这样的比较幸运的能在的邦王公的资助下

取得去英美留学的机会，受到过西方平等民主的熏陶，加上

他自身的贱民经历，触动了他的改宗的神经，纵使他这种已

经在职场上有地位的人都因为种姓地位而受到歧视，更何况

普通的贱民。安倍德卡尔曾经对不可接触者直言，只要留在

印度教，他们就不可能得救，因此，为了获得自由，他们必须

离开印度教，“除了卸下身上的枷锁，你们一无所失，只要改

变你们的宗教信仰，就能获取一切”[3](p272)。

所以贱民的遭遇和留学英美的经历是安倍德卡尔坚定

的要离开印度教的主要原因，印度教没给他带来安稳的生

活，平等的社会权利，也没有公平的工作机会，使他坚信改宗

能看到平等自由的希望。
二、佛教与印度教的同源性

佛教曾在印度兴盛了 1500 年，从公元前 500 年的产生

到 12 世纪佛教在印度的消亡，它的产生是在婆罗门教（印度

教的前身）衰落时，为了抗衡婆罗门教，反映刹帝利和吠舍阶

层的利益，在印度有了长达 1500 年的传播与发展，强烈的影

响和塑造了印度的历史和文化。佛教也吸取了印度教与民间

信仰中的许多教义，咒术与仪轨，并在孔雀王朝之后，婆罗门

教逐渐复兴，佛教的许多思想也被新婆罗门教所吸收和容

纳，从而变成了印度教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所以说佛教

的思想文化已经无名地融汇在印度的历史之中，是其精神文

明中不可缺少的构成因素。虽说佛教是在印度教的影响下产

生的，但是在其后的进程中，印度教也吸收了佛教的习惯和

信仰，在佛教的影响下，印度教宗教实践的成分加大，原有繁

琐的理论淡化。而佛教修行解脱的思想，它最终被采纳到印

度教中，成为印度教新的生命动力，佛教与印度教的教义思

想实际上存在着一种基本的统一性，这主要表现在它们都信

奉印度传统中关于灵魂不灭呵轮回转世的信条，相信业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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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续性和因果报应的思想，可以说佛教与印度教的不同，是

一种在共通的文明基础和信念前提下的不同。佛教只是印度

教文化内的异端，两者都属于丰富的印度文化的表现形态，

只不过又各有自己所突出的侧面[4],在商羯罗改革之后，印度

教的复兴与发展促使佛教进一步向印度教靠拢，最终溶于印

度教中，晚期的佛教密教化也是佛教与印度教相融合的结

果。佛教是印度土生土长的宗教，人们对它的教义和哲学思

想及戒律从心理上有一种亲近感，所以成为他们优先考虑的

对象

以上，鉴于佛教是吸收了某些婆罗门教思想的情况下才

产生的，也算是婆罗门教思想的异端，相对于其他立足于不

同思想的教派来说，佛教比其他的宗教更能为贱民们所接

受，能是改宗进行得更为顺利。
三、世俗化的不完全使安倍德卡尔坚定了改宗的信心

作为一个宗教国家，印度的传统文化是以发达的宗教文

化著称，虽然印度的世俗化在英国殖民地时期已经开始了，

但是进程极其缓慢。印度独立以来的社会和文化的发展相当

平稳，传统文化并没有遭到人为的破坏和禁锢，并制定了一

系列的法律法规来加速了世俗化的进程，其实印度的世俗化

主要是解决贱民问题，而且也制定了一系列的法令来废除不

可接触制，印度独立后的印度宪法第 17 条明文规定：废除不

可接触制并禁止以任何方式行使之。任何由于不可接触制而

产生剥夺人之能力的事情均为罪刑，应依法处罚。
但是在传统而又保守的农村，种姓统治了几千年的地

方，世俗化程度不高，不可能是国家的一纸法令就能消除旧

有的种姓秩序，直接影响他们生活的是自己的种姓地位和印

度教法，也许有经济地位的改善而使他们的对自身身份所产

生的不满和怀疑，但印度教的纯洁污秽观念使许多贱民深信

自己目前悲惨的处境是自己前生作恶太多导致，他们认为是

自己在偿还祖先的罪恶，出于这种思想，贱民们逆来顺受惯

了，只会寄希望于来生，只把自己安于种姓之内，使得印度政

府所作的经济和政治上的努力在农村的成效不大。
正是这种世俗化的程度不够高，促使安倍德卡尔以改宗

的方式来改善贱民们的社会地位，改宗刚好给了他们一个逃

避种姓桎梏的庇护所，而且若想改变所属的种姓身份，最直

接最快速的方法就是改宗，以另外的一种身份来立足于社

会。
四、佛教在印度复兴后的新内涵

在公元 12 世纪左右，佛教在印度几乎都已经消失了，反

而在东亚和东南亚得以兴盛，这奠定了佛教在印度复兴的基

础，到了 19 世纪，佛教在印度复兴，不过此时的佛教已经不

是传统意义上的佛教了，它更是迎合了现实的需要，在它的

教义里边加入了更多符合印度发展的内容，它提倡的平等更

是吸引了很多倍受种姓压迫的表列种姓，黄心川指出，新佛

教对传统佛教的某些教义作了实用主义的再阐析，从中加了

很多现代人的观点，受到佛教史学界的批评。安倍德卡尔的

佛教思想是从贱民实际斗争需要出发的，他迎合了时代和环

境的要求，为贱民解放，印度佛教的复兴和世界发展均作出

贡献[5](p319)。

杜威曾是安倍德卡尔在哥伦比亚大学留学时的导师，其

实用主义对他的影响深刻，而且安倍德卡尔也在改宗的问题

上考虑了近 30 年，经过成熟的考虑和对新佛教教义的研究，

他认为佛教才是贱民的首选。复兴的佛教教义更加的迎合了

印度的社会现实，选择佛教作为改宗的宗教，对贱民的号召

力更大，而且他在选择佛教的同时，也在自己的言论讲述中

贯穿了实用主义思想以加深对佛教的看法和对教义的理解，

对将要改宗的新佛教教义的取选也有了更为明确的目标，安

倍德卡尔的佛教已经不是纯粹的宗教了，是一种斗争的手

段，而在印度的诸多宗教中，只有复兴的佛教才能给他自由

解析的更大空间来满足改宗的需要。

所以安倍德卡尔的佛教,是他带领贱民们走出印度教,挣

脱种姓的一种最快捷的方式。当人民皈依佛教，并遵从佛陀

鼓吹的自由平等、博爱和公平的最爱伦理原则……那些数以

万计的穷人，尤其是弱势和受压迫的阶级，皈依佛教是从社

会解放出来的唯一途经。[6](p53-54)

五、对印度文化的极大的拥护是安倍德卡尔改宗佛教的

重要原因

安倍德卡尔的父母都是虔诚的伽比尔教徒，从小他生长

的环境都充满了浓厚的宗教气息，他对印度的传统文化深深

的热爱，他反对不可接触制，但是并没有放弃印度文化，他曾

经考虑带领不可接触者改信锡克教，“若不可接触者改信伊

斯兰或基督教，他们不仅离开印度教，也离开了印度文化”，[3](p279-280)。

换句话说，在他看来，改信锡克教（作为印度教异端的锡克

教）也是在反对种姓制的前提下很好的维护了印度的本土文

化，也很好的保留了作为一个印度人的身份，对于外来的伊

斯兰教和基督教，他怕改信的人多了会侵蚀印度的传统文

化。

由此可见，安倍德卡尔印度本土宗教锡克教师希望改宗

的贱民保留最大的文化和社会资产，当然这也展现他热爱印

度文化的一面，选择了占印度人口不到百分之一的佛教，就

是出于是否会影响到印度的主流文化得考虑，可以用他在某

次在记者会上的发言作为总结，1956 年 10 月 13 日的记者会

上表示，他会选择伤害印文化度最小的作法，皈依佛法是他

予国家的最大的利益，因为佛教是婆罗多文化的一部分。他

会小心的执行改宗运动，尽可能不伤害这块土地上的文化传

统和历史[3](p4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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